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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開封猶太人視域中的摩西形象* 
—基於碑文和妥拉文本對讀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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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時期的開封猶太人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亟需建構身

份認同，本文基於開封猶太人最重要的史料碑文和猶太教

的經典妥拉，從文本對讀的視角，探討了開封猶太人在碑

文中處理妥拉文本內摩西形象的方法。文章分析了妥拉文

本西奈敘事中上帝傳經以及摩西的律法仲介身份在碑文中

的體現，出埃及傳統在碑文中的隱形，以及摩西「聖人」形

象的建構；探討了精英階層的導向作用，建構新身份的需

求和儒家「天道觀」的影響，以此呈現出開封猶太人的文化

適應策略。 

 
關鍵詞：開封猶太人  摩西形象  妥拉  碑文 
  

                                                             
 * 本文為二○一九年「道風研究生學術論壇」最佳論文獎得奬論文。論文經敝刊的匿名評

審程序通過，並根據評審意見修訂。—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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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猶太人在中國近代以前生活的軌跡遍佈開封、寧波、

寧夏等地，1但開封猶太人存留的遺物最多，記載最詳細，

因此最具備研究價值。由於開封猶太人在元朝時期屬於「色

目人」或「術忽」的民族範疇，到了明朝取消了元朝的民族

分類，因此原屬「色目人」的猶太人需要加入非猶太的社會

體制，向主流宗教靠近，建構自己新的身份。2明清時期開

封猶太人三度重建猶太會堂，3樹立石碑，撰刻碑文，在碑

文中對會堂的建造、宗教的來源、宗教教義等作了一一的

說明，並且他們在會堂內遺留的楹聯、匾額以及中外史料

中對開封猶太人的記載可以幫助後人進一步窺見開封猶太

人信仰生活的一角。4 

傳統的開封猶太人研究主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收集整

理開封猶太人資料，探討開封猶太人同化於中國文化的原

因，分析他們的信仰狀況（如國內學者洪鈞、葉瀚、陳垣、

江文漢、張綏、王一沙、張倩紅、徐新、劉百陸等人，5國外

                                                             
 1. 中國古代猶太人在寧波和寧夏生活的最直接的證據來自開封猶太人一四八九年碑。碑文

寫道，開封猶太人從寧波獲取妥拉經卷，寧夏的金瑄為開封會堂重建置辦「供桌、銅爐、
瓶、燭台」。學者也注意到中國古代猶太人的分佈問題，在相關文獻中提到過。如駱保
祿等（Giampaolo Gozani）著，沈公布譯，〈關於開封一賜樂業教之吉光片羽〉，載李
景文、張禮剛、劉百陸、趙光貴編校，《古代開封猶太人：中文文獻輯要與研究》（北
京：人民，2011），頁 178-191。 

 2. 韋爾（Dror Weil），〈開封猶太後裔在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中的文化認同〉，載鐘彩鈞、
周大興主編，《猶太與中國傳統的對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1），
頁 265。 

 3. 學界一般根據碑文的記載，接受猶太會堂建於一一六三年的說法。 
 4. 開封猶太人的研究與中國近代以來上海、哈爾濱、天津等地的猶太人不同，因為近代猶

太人都是作為僑民的身份旅居中國，而中國古代的猶太人特別是開封猶太人是作為中華
民族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5. 洪鈞，〈元世各教名考〉，載李景文、張禮剛、劉百陸、趙光貴編校，《古代開封猶太
人》，頁 73-81；葉瀚，〈一賜樂業教碑跋〉，載李景文、張禮剛、劉百陸、趙光貴編
校，《古代開封猶太人》，頁 116-120；陳垣，《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
1981），頁 65-108；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北京：知識，1982），
頁 141-187；張綏，《猶太教與中國開封猶太人》（上海：三聯，1990）；王一沙，《中
國猶太春秋》（北京：海洋，1992）；張倩紅，〈論歷史上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
載《民族研究》1995 年第 3 期，頁 79-88；Xu Xin, Legends of the Chinese Jews of Kaifeng 

Copyright ISCS 2021



倪愛霞 

 438 

學者如芬恩[James Finn]、萊斯利[Donald Leslie]、波拉克

[Michael Pollak]等）6或探討開封猶太人的妥拉、7碑文、8猶

太身份、9猶太拉比、10猶太商人、11猶太神學12等專題，但

沒有學者從碑文與妥拉的對讀及細讀的角度進行探討。 

妥拉作為猶太人聖經的律法書，影響遍及信仰認同、宗

教儀式、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拉比猶太教時期的經典塔

木德是對妥拉的詮釋，開封猶太人也使用妥拉經卷，他們

稱之為大經、13道經、14或正經15等，並且每逢安息日和其他

節期誦讀一些指定的經書。16摩西是妥拉中除了上帝之外最
                                                             

(Hoboken: KTAV, 1995)；The Jews of Kaifeng, China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New 
Jerse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3)；徐新，〈猶太教在中國〉，載《世界宗教研究》
2000 年第 2 期，頁 13-20、156；劉百陸，〈從碑文看猶太人的「道經」〉，載《學海》
2011 年第 6 期，頁 22-27； 

 6. James Finn, The Orphan Colony of Jews in China (London: James Nisbet, 1872); Donald D. 
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Leiden: E. J. Brill, 
1972); Michael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3)。 

 7. Michael Pollak, The Discovery of a Missing Chinese Torah Scroll (Dalla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1973); Michael Pollak, The Torah Scrolls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History, Significance and Present Whereabouts of the Sifrei Torah of the Defunct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Dalla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1975). 

 8. Tiberiu Weisz, The Kaifeng Stone Inscriptions: The Legac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Ancient China (New York Lincoln Shanghai: iUniverse, 2006). 

 9. Dan Ross, Acts of Faith: A Journey to the Fringes of Jewish Ident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10. Joshua Stampfer, Pioneer Rabbi of the Wes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ulius Eckman (Portland, 
OR: Privately published, 1988). 

 11. Louis Issac Rabinnowitz, Jewish Merchant Adventurers: A study of the Radanites (London: 
Edward Goldston, 1948).  

 12. Jordan Paper, The Theology of Chinese Jews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 榮振華、李渡南等編著，耿升譯，《中國的猶太人》（鄭州：大象，2005），頁 85。 
 14. 見一五一二年碑（「道經相傳，有自來矣。」）和一六六三年碑（「殿中藏《道經》一

十三部」）。 
 15. 見一四八九年碑，「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 
 16. 自一六四二年從大水中撈起了十卷經文和二十六件手稿之後，開封猶太人就開始經文的

抄寫工作；一六五三年猶太會堂重修之後，他們將十三卷經文放在會堂中使用，並一直
延用了二百多年。根據駱保祿和孟正氣（Jean Domenge）書信的記載，開封猶太人使用
的經卷包括摩西五經（他們稱之為《道經》、《正經》、《大經》、《天經》或《五書》）、
《前先知書》、《約書亞記》、《列王紀》（他們稱作《散作》）、《以斯帖記》（他
們稱為歷史書）、禮拜書等。根據帕拉克（Michael Pollak）的研究，開封猶太人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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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形象，摩西五經可以理解為「摩西的自傳」。17開封

猶太人留下的四通碑文中，三通碑文描寫了摩西的形象，

碑文分別以「乜攝」（一四八九年碑和一五一二年碑）和「默

舍」（一六六三年碑）來稱呼摩西。18一四八九年碑的作者

金鐘和一五一二年碑的作者左唐都是猶太人，19且兩通碑文

內容原創性較強，寫作時間較早，所述內容的可信度更高，

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開封猶太人在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

處境中的生存狀態，20因此成為本文寫作的主要資料來源。
21除摩西之外，碑文對聖經中其他人物形象如亞當、亞伯拉

罕等着墨相對較少，22又基於摩西在妥拉中的地位，因此摩

                                                             
的妥拉經卷或抄本現存於紐約、達拉斯（Dallas）、倫敦、牛津、劍橋、維也納等地。
（帕拉克著，王笑一譯，〈中國猶太人經卷抄本〉，載《南都學壇》1989 年第 4 期，頁
106。） 

 17. Rolf P. Knierim,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entateuch”,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eminar 
Papers 24 (1985), pp. 393-415. 

 18. 雖然有些用詞的差異，內容的不同，但是對摩西形象的描寫總體上是一致的，因此本文
沒有區分碑文間的細微差異。 

 19. 關於金鐘和左唐的猶太身份，學界確有不一樣的聲音，但是大多數學者認同他們的猶太
身份。（浦安迪[Andrew Plaks]著，鐘志清譯，〈中國猶太人的儒化：開封石碑碑文釋
解〉，載《猶太研究》6[2008]，頁 136。）筆者認為，如果從「七姓八家」的金姓和左
姓，同時從文獻中關於猶太儒生的記載來看，金鐘和左唐是猶太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即
使兩者的猶太身份仍然存疑，但是由於他們的碑文是猶太會堂立碑的碑文，同時碑文對
《希伯來聖經》中摩西形象的複述特別精確，所以仍然可以作為探討摩西形象的可靠文
獻材料。 

 20. 一四八九年碑和一六六三年碑碑文寫作時間相差一百七十多年，這也是開封猶太人從社
團發展頂峰到逐漸衰退的時期。一四八九年碑文寫作時，猶太社團中的有些猶太儒生在
朝位居高位，他們致力於會堂的重建，妥拉的抄寫，同時，由於精通儒家文化，他們在
碑文中很好地融合了儒家和猶太教的思想。及至後來，一六〇五年開封猶太人艾田在北
京見到利瑪竇（Matteo Ricci）時，艾田說現在猶太社團正慢慢消失，很多猶太人已經不
會希伯來文了。掌教死後，他年幼的兒子對猶太教不太了解。猶太社團的衰落在到過開
封的傳教士的信箋中得到進一步驗證，一九〇五年會堂被買走之後，猶太社團就徹底消
失了。所以一六六三年的碑文沒有補充中國猶太教任何新的內容，而是基於一四八九和
一五一二年碑文進行的仿寫。 

 21. 一六六三年碑的作者劉昌是與開封猶太人關係較親密的漢人。他在撰寫碑文時，主要參
考了一四八九年和一五一二年碑的碑文內容並結合了開封猶太人的回憶，所以一六六三
年碑和一四八九年碑中對摩西的描寫有諸多重複。雖然有些學者基於劉昌的漢人身份質
疑一六六三年碑的學術價值，但是筆者認為劉昌的碑文寫作既參考了前兩通碑文，又與
猶太人關係密切，而且碑文面向大眾，因此碑文內容的可信度和學術價值是應該肯定的。 

 22. 碑文主要提到四個聖經中的人物形象：摩西、亞伯拉罕、亞當和以斯拉，其中摩西着墨
最多。亞伯拉罕、摩西和以斯拉這三個人物在碑文中主要從宗教上的道統意義上來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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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為本文論述的主體。本文採用跨文本分析的方法，從

妥拉文本和碑文文獻對讀的角度，以碑文為依託，妥拉為

參照，以現代聖經學者的視角，探討開封猶太人碑文在中

國的文化處境下如何處理信仰傳統中「最偉大的先知」23

摩西的形象。本文通過分析碑文對妥拉文本中摩西形象的

接受、拒絕、轉化和融合，24管窺開封猶太人在中國處境下

的文化適應策略。 

 

二、開封猶太人碑文中的摩西形象 
聖經批評傳統認為，妥拉中關於摩西的描述不是來自

與摩西生活在同時代的人，而是來自後世的描寫。25後世的

作者或編者根據當時的傳統，增添符合當時處境的內容而

形成了現在的妥拉文本。此處摩西形象的描述是以正典後

的妥拉文本為對象，探討歷史記憶中的摩西形象，而不從

形式批判（form-criticism）、歷史傳統批判（traditio-historical 

exegesis）等進路討論不同底本中摩西的形象或歷史中摩西

的形象問題。 

                                                             
亞伯拉罕創立一神教，為「立教祖師」，摩西接受律法，從上帝處領受「經」，以斯拉
的宗教改革使民眾回到宗教，後兩者皆為「正教祖師」。 

 23. 此語來自中世紀猶太學者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密釋納評注》中總結的猶
太教的十三條基本原則之一。傅有德等，《猶太哲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7），
頁 284。 

 24. 這種接受、拒絕、轉化和融合的過程即為 4R 進路。4R 在英文中是指 4 個以 R 開頭的
英文詞 receive，reject，reverse 和 reformulate（迎、拒、轉、合），由李熾昌先生提出的
一種跨文本分析方法，可參閱李先生相關的書籍及文章：李熾昌，《希伯來聖經的跨文
本閱讀》（上海：上海三聯，2014）；〈從跨文本閱讀到文本／共處的詮釋—希伯來
智慧書及「論語」中的天人維度〉，載《聖經文學研究》16（2018），頁 108-121；Archie 
Lee, “Cross-textual Hermeneutics and Identity in Multi-textual Asia”, in Sebastian Kim (ed.), 
Christian Theology in Asia: Emerging Forms and The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9-204；“Cross-textual Hermeneutics in Asia”, in Peniel J. R. Rajkumar 
(ed.), Asian Theology on the Way, Christianity, Culture and Context (London: SPCK, 2012), 
pp. 31-38。 

 25. Gerhard von Rad, Moses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2012), p. 1.  

Copyright ISCS 2021



明清時期開封猶太人視域中的摩西形象 

 441

妥拉對摩西生平的勾勒雖然略顯零散，但也大致描繪

出摩西從出生到死亡的傳奇故事，摩西形象的塑造主要圍

繞出埃及敘事和西奈曠野敘事展開。其中出埃及敘事處於

摩西故事的核心，摩西作為上帝和以色列人的仲介，在《希

伯來聖經》主要的「歷史詩篇」（詩 77，99，103，105，

106，135，136）中都有提及。26西奈曠野敘事主要強調了

上帝傳經與摩西以及摩西教導百姓的故事。 

 

1. 碑文迎合妥拉敘事中的摩西形象 

開封猶太人碑文對妥拉敘事中摩西形象的接受即為

“4R”研究進路的「迎」，碑文對妥拉描寫的「迎合」／

接受主要表現在西奈敘事中上帝傳經以及摩西作為律法仲

介教導百姓的敘事，但「迎合」也根據儒家語境調整了某些

細節。 

首先，作為「正教祖師」的摩西與妥拉中的摩西形象無

二。《希伯來聖經》將妥拉中所有的律法都歸於摩西，摩西

是出埃及的民族英雄與律法的代名詞。西奈敘事中，摩西

不僅上到西奈山（出 19:20），被授予律法（出 24:12，31:18），

教訓百姓（出 24:3，24:12，31:18），他還按照上帝的要求

建造上帝的移動聖所—會幕（the Tabernacle），他是「以

色列信仰的創立者」（founder of Israel’s faith）、「立法者」

（lawgiver）。27開封猶太人在碑文中認同摩西作為猶太教

創始人的身份，摩西被稱為先祖之一，28雖然不同碑文的稱

呼略有不同，比如一四八九年碑稱為「正教祖師」，一六六

                                                             
 26. 但聖經中最重要的歷史詩篇七十八篇卻沒有提到摩西。 
 27. Martin Buber, Moses the Revelation and the Covenant (New York: Happer & Brothers, 1958), 

p. 10.  
 28.一四八九年碑提到的另外兩個先祖是亞伯拉罕和以斯拉，一六六三年碑沒有提到以斯拉，

提到了亞當、亞伯拉罕和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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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碑稱為「聖祖」。摩西在開封猶太人信仰中的身份體現

在會堂的陳設上，開封猶太人在會堂中央放置「摩西之椅」，

安息日和重大節日時將妥拉放在「摩西之椅」上宣讀。29駱

保祿（Giampaolo Gozani）在開封猶太人的「至聖所」中看

到十三個桌案，放着十三部經卷，以紀念摩西（放在當中）

和以色列族的十二支派（左右各六部）。30同時，禮拜寺內

設有教祖聖祖殿，紀念以色列的祖先亞當、以掃、雅各、摩

西、以斯拉等（殿內有牌位但無畫像）。31這種崇敬摩西的

方式與中國的「祀先」（一四八九年碑和一六六三年碑）習

俗相同，他們對祖先的崇敬通過懷念先祖來實現，但並不

是對祖先的崇拜（worship）。32開封猶太人在祭祖時不用畫

像，不用豬肉等祭品，33是因為他們受到中國祭祖傳統的影

響並在實踐中有意無意地模仿，將對於「祖先」的情思投射

到摩西身上，一如一四八九年碑所說「敬天而不尊祖，非所

以祀先也」。 

開封猶太人也注意到摩西與亞伯拉罕的傳承關係。碑

文中寫到亞伯拉罕「立教」，他「相傳授受」（一四八九年

碑），「一傳」（一四八九年碑）而至摩西，因此，亞伯拉

罕被稱為「立教祖師」。妥拉中的亞伯拉罕獨樹一幟，在多

神崇拜的語境中只崇拜獨一上帝雅威（創 12:8），可算是立

教之人。因此，中國古代的猶太人追溯教祖之時，亞伯拉罕

是第一人。而在碑文中摩西被稱為「正教祖師」，此處的「正

教」中「正」的涵義是「正統」，表示沒有偏離亞伯拉罕所

                                                             
 29. 榮振華、李渡南等編著，耿升譯，《中國的猶太人》，頁 84。 
 30. 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頁 160。榮振華、李渡南等編著，耿升譯，

《中國的猶太人》，頁 82。 
 31. 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頁 162。 
 32. 天主教入華傳教士的「禮儀之爭」圍繞中國的「祭祖」習俗是否為「祖先崇拜」而展開，

但是開封猶太人沒有關於祭祖禮儀的爭論，他們將中國的祭祖傳統和妥拉中的先祖傳統
很好的結合了起來。 

 33. 榮振華、李渡南等編著，耿升譯，《中國的猶太人》，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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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的宗教，與儒家的「道統」觀點相吻合，強調宗教的傳

承關係。同時「正」也可做動詞解釋，表示摩西使宗教回到

源頭（亞伯拉罕），回到正統，這與以斯拉重塑律法的權威，
34也稱為「正教祖師」的涵義相同。 

「正教祖師」的形象也體現在摩西將妥拉傳授給以色

列民眾，這與妥拉中摩西的先知形象（申 18:15，34:10）35

相似。從猶太教傳統上看，摩西被稱為「第一個先知」。36

他跟雅威關係親密，可以「面對面說話」（出 33:11）。但

是，摩西作為先知的形象在聖經中的描述與廣義上的先知

特徵很不同。廣義的先知側重他們作為上帝的「代言人」的

形象，聖經譯本也使用「神言人」、37「預言者」38等來翻

譯，而此處的先知形象側重的是他與雅威溝通之後向民眾

宣講律法（申 1:5，4:44），39強調摩西律法仲介的身份。一

如碑文所講，「乜攝傳經，為之師法」（一五一二年碑）。

碑文中塑造的摩西宣講律法的先知形象，這種「傳道授業」

的職能與聖人以「神道」設教，40教化百姓的功能相近。 

其次，「受經於西那山」的描寫符合西奈敘事的描述。

妥拉中摩西在西奈山獲得十誡的敘事非常生動。《出埃及

記》二十到三十章寫道律例典章的授予者是上帝，承受人
                                                             
 34. 「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剌，系出祖師，道承祖統。」（參見一四八九年碑）以斯拉改

革使得回歸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回到祖先的宗教、正統的宗教。 
 35. 關於妥拉中是否使用了「先知」一詞指代摩西，學者對經文「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

先知像摩西的」（申 34）這一句有不同的解釋。（不同學者的觀點可參見 Jeffrey Stackert 
[ed.], A Prophet Like Moses: Prophecy, Law and Israelite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7。） 

 36. 舒拉基（Andre Chouraqui）著，吳模信譯，《猶太教史》（北京：商務，2001），頁 11。 
 37. 「神言人」見於一九七〇年呂振中聖經譯本對“nabi”一詞的翻譯。 
 38. 「預言者」見於一八六三年裨治文、克陛存等聖經譯本譯的“nabi”一詞。 
 39. 《申命記》中先知的形象是通過教訓百姓傳遞上帝的言語，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摩

西是最偉大的先知，因為他宣講的律法是上帝的話。 
 40. 此處的聖人概念，指的是碑文寫作的儒生的聖人觀，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將聖人作為崇拜

的中心。這種聖人觀以聖人的言行為核心，聖人成為了崇拜對象。摩西被開封猶太人賦
予聖人的某些特質，但是沒有將摩西提升到被崇拜的高度，因為在猶太信仰中，上帝是
唯一的崇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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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摩西，《出埃及記》三十四章 28 節／《申命記》九章 9

節寫道，事件的發生地點為西奈山／何烈山，41摩西齋戒了

四十晝夜之後才拿到誡命，摩西承受的經被認為是「妥拉」。

開封猶太人接受了摩西在西奈山頂接受經／道的敘事，其

中包括：摩西被授予經／道（出 20-31）（「受經於西那山」

［一六六三年碑］）；經／道來自上帝／天（「虔心感於天

心」［一四八九年碑］；「默通帝心」［一六六三年碑］）；

事件發生在西奈山（「求經於昔那山頂」［一四八九年碑］；

「受經於西那山」［一六六三年碑］）；摩西在接受十誡前

首先齋戒。42楹聯也有類似的描寫：「由阿羅而立教法宗無

象，自默舍而傳經道本一中—尊教弟子艾復生熏沐敬

題」。此處的「經」表示「正經」，即妥拉，是猶太教立教

的根本。根據一四八九、一五一二和一六六三年碑以及猶

太人艾田和艾復生的兩副楹聯可知，43「正經」共有五十三

卷。44「正經」也被稱為「天經」，意為經卷的來源是「上

帝」。45開封的猶太會堂中建有十三個經龕，46將妥拉經卷

放置其中。47 

                                                             
 41. 授予十誡之地，妥拉中大多數使用西奈山，但是也有何烈山的說法（申 5:2，29:1）。學

者一般認為這是不同傳統對同一座山的不同稱謂。 
 42. 關於齋戒的說法，一四八九年碑的記載與妥拉中相合的地方更多，包括齋戒的時間，「四

十晝夜」，以及齋戒的方式「去其嗜慾，亡絕寢膳，誠意祈禱」。一六六三年碑對齋戒
的方式有了更多儒家化的描述，「不設廬，不假舍，禮曰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昭其質
也」。 

 43. 艾田的楹聯寫道：「天經五十三卷口誦心維祝皇圖於鞏固」；艾復生的楹聯寫道：「道
源於天五十三卷備生天生地生人之理」。 

 44. 關於「五十三卷」的含義，孟正氣書簡中寫道開封猶太人妥拉的順序與阿姆斯特丹本聖
經中的五十三卷完全相同。（榮振華、李渡南等編著，耿升譯，《中國的猶太人》，頁
99。） 

 45. 關於更多開封猶太人的妥拉內容，請參閱李景文，〈古代開封猶太族裔經書存失之考察〉，
載《周口師範專科學院學報》1999 年第 1 期，頁 75-77；以及管宜穆（Jerome Tobar），
〈開封「摩西五書」古老的歷史及現狀〉，載榮振華、李渡南等編著，耿升譯，《中國
的猶太人》，頁 248-261。 

 46. 十三之意是，中間的經龕是為紀念摩西，兩邊各六個為紀念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47. 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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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碑文中摩西「感於天心」的描寫強調妥拉中摩

西與上帝的特殊關係。妥拉中的摩西有「神人摩西」（申

33:1；書 14:6）的稱號，他也被稱為「主的僕人」（民 12:7-

8；書 1:1），「在帳幕會議之前，摩西一直是上帝旨意的

傳遞者」。48碑文中，摩西通過「誠意祈禱」也可以「感於

天心」，49並且「默通帝心」，50與天溝通。 

碑文中的記載與妥拉的描寫有些細微的差異。首先，碑

文描寫摩西著妥拉，但聖經中無此明確記載。一六六三年

碑認為摩西「著經文五十三卷」，51他「受經於西那山」（一

六六三年碑）之後，又將妥拉寫成五十三卷。五經的作者是

摩西這一觀點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很久以來的傳統認知。拉

比傳統認為摩西寫成整本妥拉是上帝啟示的結果，所以書

面妥拉是從《創世紀》一直到摩西去世的敘事。52開封猶太

人受拉比傳統的影響，這種認知與妥拉的記述會有些不同。

五經中有些經文表明摩西寫了五經的部分內容：律法（出

24:4）和十誡（出 17:14，24:4，34:28；民 33:2；申 31:9，

31:22）。西奈傳統中記載了摩西口述律法，《申命記》記

載摩西在摩押地去世之前重複了上帝的律例典章（申 1:5）。

然而妥拉中沒有經文說明五經全是由摩西寫的，或者是由

某一個人寫的，因為妥拉中寫到了摩西的死，這對常人來

講是不可能的事情。 

                                                             
 48. Brevard S. Childs, The Book of Exodus. A Critical, Theological Commentary, OT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4), p. 353。也可參見 Buber, Moses the Revelation and the 
Covenant, p. 10。 

 49. 「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一四八九年碑）。 
 50. 「誠心求道」，「齋祓盡誠，默通帝心」（一六六三年碑）。 
 51. 一六六三年碑認為摩西著妥拉（「著經文五十三卷」），而一四八九年碑認為他是從天

接受妥拉經卷，而不是寫成經卷（「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 
 52. Adele Berlin & Marc Zvi Brettler, The Jewish Study Bibl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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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碑文誇大了天人關係中人的宗教虔誠的作用。摩

西「入齋」的敘事見於妥拉也見於碑文。《出埃及記》三十

四章 28 節寫到「摩西在主那裏四十晝夜，也不吃飯也不喝

水」。一四八九年碑也寫到「四十晝夜」，但碑文中不止於

摩西不吃不喝，文中還進一步描寫摩西「去其嗜慾，亡絕寢

膳」。一六六三年碑中也寫到「屏嗜慾，忘寢膳」。摩西通

過「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而被授予「正經五十三

卷」，碑文反映了儒家體系中上天聆聽世人的祈禱，祈禱感

於上天從而滿足世人願望的傳統。但聖經中記載摩西被授

予妥拉不是由於摩西的作為感動了上帝，而是上帝揀選了

摩西。摩西的宗教虔誠感動上帝的敘事在聖經僅出現一次，

即金牛犢敘事（出 32-34；申 9）中摩西為民眾代禱，從而

雅威沒有「發烈怒」（出 32:11），沒有將他們滅絕（出 32:11）；

但沒有摩西虔誠祈禱從而感動雅威賜予妥拉的記載。 

最後，碑文誇大了宗教儀式的作用。儒家傳統和《希伯

來聖經》都有在神聖儀式之前齋戒的習俗，但是對齋戒的

作用認知有所不同。開封猶太人認為摩西之所以能夠被授

以「經」書，完全是由於他齋戒之後的「誠意祈禱，虔心感

於天心」，摩西在整個事件中處於主動的位置。一四八九年

碑文寫作於明朝初年，作者受到朱熹「內聖」說的影響，認

為修身立德以「配天」，所以碑文強調「誠意祈禱」，從而

可以達到「感於天心」的作用。但是在《出埃及記》中，上

帝是主動的，摩西是被上帝呼召（出 19:3）到西奈山，頒下

石版是上帝呼召計劃的一部分，在此過程的敘事中，「齋

戒」只是傳統上與上帝會面之前的儀式，這種儀式（「齋

戒」）不是授予經書的決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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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碑文隱藏的妥拉敘事中的摩西形象 

碑文「隱藏」的妥拉中的摩西形象即為研究進路中的

「拒」，此處的「拒」不是主觀上的拒絕，而是這些形象在

碑文中隱形，但在開封猶太人私下的宗教生活中是存續的。 

碑文「隱藏」了出埃及敘事，即《出埃及記》一到十四

章和第十五章的過紅海之歌，這主要體現在摩西的英雄身

份方面。摩西作為民眾首領，是上帝在世間的代言人，在上

帝的幫助下施行神蹟（出 4-15；申 34:10-12），引領民眾出

離埃及，擺脫奴隸的身份；53他幫助族人擺脫壓迫（出 2:11-

12），在雅威面前蒙恩（出 33:17），作民眾的領袖，是後

世的楷模。54摩西同時具有王的形象。從古代西亞傳統看，

《出埃及記》開始關於摩西的生平故事暗示了摩西為王的

身份，並在上帝委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中得到進一

步的印證，其中的十災敘事中，摩西和埃及法老處於相同

或者更高的地位上。55 

從開封猶太人逾越節的慶祝和對《逾越節傳奇》的誦讀

中可以看到他們熟知這段歷史。其一，耶穌會士駱保祿的

書信中描寫了開封猶太人過逾越節的場景，他在一七〇四

年看到開封猶太人的逾越節慶祝活動後，在信中寫到：「為

紀念他們出埃及的恩澤，以及腳不沾水地渡紅海，而盛行

無酵節和逾越節宰殺羔羊等習慣。」56其二，開封猶太人使

                                                             
 53. George W. Coats, The Moses Tradition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p. 100. 
 54. 威爾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從自身的處境出發詮釋摩西做為領導者的一面。Aaron 

Wildavsky, The Nursing Father Moses as a Political Leader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55. Diana Edelman, Philip R. Davies, Christophe Nihan, & Thomas Römer, Opening the Books of 
Moses (Sheffield: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11), pp. 159-160. 

 56. 李渡南，榮振華等著，耿升譯，《中國的猶太人》，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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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7的《逾越節傳奇》58清清楚楚地寫道「他將我們從敵人

手中救出，從憎惡我們的手中救出，從我們敵人手中救出。」
59「我們匆忙之中離開埃及。60我們先祖在埃及地吃的餅，

饑餓的人，都來吃吧。」61書中也有關於《出埃及記》的記

載，「這是摩西的作為。」「將這個拿在手中，你要用它來

行奇蹟。」62由此看來，開封猶太人保守逾越節，他們對摩

西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敘事非常熟悉。 

碑文對出埃及敘事的隱藏並不是因為開封猶太人不知

道這段歷史，而是因為這段歷史與碑文主旨不相符。碑文

中還有很多「缺失」的傳統，如創世傳統、約瑟的智慧傳統、

先知傳統、末世傳統等。 

 

3. 摩西形象的重塑 

開封猶太人對摩西形象的重塑既包含對妥拉中摩西形

象的繼承，也包含對摩西形象的「儒家化」。碑文中摩西的

形象除了保留妥拉中摩西的「立教祖師」的形象外，對摩西

的個性進行了改寫，強調了猶太教傳統中與儒家聖人相一

致的特徵，63這種新的特徵呈現可以通過“4R”理論中的

                                                             
 57. 開封猶太人不只是擁有《逾越節傳奇》，而是在儀式中使用這本書，有學者根據開封猶

太人《逾越節傳奇》中做的標記得出此結論。（Wong Fook-Kong & Dalia Yasharpour, The 
Haggadah of Kaifeng Jews of China [Boston: Leiden, 2011], p. 26.） 

 58. 開封猶太人的《逾越節傳奇》收藏在辛辛那提的希伯來聯合大學的克勞圖書館（Klau 
Library of the Hebrew union College of Cincinnati），標號 HUC Ms 927 和 HUC Ms 931 
(Wong & Yasharpour, The Haggadah of Kaifeng Jews of China, p. 7.)。 

 59. Wong & Yasharpour, The Haggadah of Kaifeng Jews of China, p. 125. 
 60. 關於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不同的傳統中，對以色列人如何離開埃及有不同的說法，

有「逃跑」說（出 14:5），「催逼離開」說（出 12:39）；「昂然無懼地出埃及說」（出
14:8）。 

 61. Wong & Yasharpour, The Haggadah of Kaifeng Jews of China, p. 127. 
 62. 同上，頁 134。 
 63. 此處的「聖人」是一種概念性的稱謂，在碑文或其他開封猶太人的一手資料中，並沒有

直接使用「聖人」二字。一四八九年碑中說「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
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好像是將孔子與上帝
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但是由於碑文中也提到摩西「虔心感於天心」（一四八九年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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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轉化）、「合」（形成新的特徵）進行分析。碑文

將儒家聖人通過自己的道德修為「與天相通」加入到摩西

形象的描繪，強調了拉比猶太教中的智慧與道德元素，64從

而形成摩西的儒家聖人形象。拉比猶太教傳統中摩西被稱

為「最偉大的先知」，這一智慧與道德兼備的形象與儒家聖

人的形象相符，65但與妥拉中的描述不同。 

妥拉中的摩西是一個全方位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民

12:3），66他「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 12:3）；

但又沒有祛除作為普通人的七情六慾；67他看到同族人被欺

負，沒有控制住自己的憤怒之情，殺了埃及人（出 2:12；民

11:10-15；詩 106:32-33），看到民眾崇拜金牛犢一怒之下摔

碎上帝賜給的石板（出 32:19）。他還「拙口笨舌」（出

4:10），68並與上帝之間有着清晰的界限。但是碑文中的摩

                                                             
鑑於摩西與上帝的關係更肖似中國的天人關係，所以此處將碑文中的摩西形象看做是具
有聖人特徵的形象。 

 64. 邁蒙尼德認為成為先知的四條標準是健全的身體、理性和智慧、完善的想象力、完善的
道德。（邁蒙尼德著，傅有德等譯，《迷途指津》［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8］，
頁 342-343。） 

 65. 碑文寫作的明清時期，儒家體系中聖人的概念與孔子為對等的關係，但此處的摩西形象
是借用聖人的某些特徵，並不是將摩西與孔子地位等同。英國聖經學者羅里（Harold H. 
Rowley）對孔子、孟子等儒家聖人與希伯來先知做了比較研究，認為孟子與希伯來先知
更加相近。（H. H. Rowley, Prophe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Israel [New York: 
Harper, 1956]）。 

 66. 和合本譯本中說「摩西為人及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 12:3）這種譯法不容易
看出摩西作為人的形象，希伯來原文中使用’iyshiy，意思是人類，所以意思應為「摩西
作為人類，特別謙和。」 

 67. Rad, Moses, p. 5.  
 68. 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詮釋摩西口才的問題，有的認為這指的是身體的缺陷（J. H. Hertz [ed.], 

Pentateuch and Haftorahs [London: Soncino Press, 1960], p. 225.)，有的認為是他語言不熟
練，或者他不會說以色列人的話（Barbara Johnson, Moses and Multiculturalism [Berkeley, 
C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23），有的學者認為那是比喻的
說法，指的是摩西不擅長在公共場合講話（Nahum M. Sarna, Exploring Exodus: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Israel [New York: Schocken], p. 61），或者喻指他遠離了祖先的神（Johnson, 
Moses and Multiculturalism, p. 23.）。關於摩西的口吃的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
薩爾金（Rabbi Jeffrey K. Salkin）認為，摩西的口吃不是身體上的口吃，而是表明摩西
由於一直生活在法老的王宮裏，所以不像以色列人。（Rabbi Jeffrey K. Salkin, The JPS 
B’nai Mitzvah Torah Commenta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7],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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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符合聖人作為「完人」以及世人的道德楷模的特點。摩西

「生知純粹」（一四八九年碑）、「神明天稟」（一六六三

年碑）、「仁義俱備，道德兼全」（一四八九年碑）。雖然

妥拉文本中也有關於摩西「審判百姓」（出 18:13）的正義

描寫，但是碑文中「仁」「義」「道德」等術語的使用，完

全是一種儒家的表達方式。開封猶太人引用中國經典詮釋

摩西的形象，這與其他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引用儒

家經典詮釋外來宗教的策略相同。天人關係中，中國聖人

與天相通，摩西也通過虔誠祈禱，69與「天心」相連，並通

「帝心」，摩西與聖人都作了天人的「中保」角色。然而，

中國聖人是通過「修身成聖」，成聖達成是由於人的主觀努

力，但妥拉敘事中，摩西與上帝之間有些清晰的界限，摩西

被授予經書是由於上帝的揀選，「主揀選誰，誰就為聖潔。」

（民 16:7）。70 

開封猶太人碑文中的摩西形象通過迎合、隱藏、改造妥

拉敘事中的摩西形象，選取了妥拉中與儒家文化相契合，同

時能夠輔助猶太教在儒家文化語境中生存的元素，融入儒家

文化，形成儒家特色的摩西形象，以適應中國儒家文化。 

 

三、開封猶太人的文化適應策略 
碑文寫作的明清時期，碑文作者作為精英階層的導向

作用、建構新身份的需求以及儒家文化中的「天道觀」等多

重因素促成了中國特色摩西形象的形成。 

首先，精英階層的導向作用。碑文作者的猶太儒生身份

                                                             
 69. 一四八九年碑說他「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一六六三年碑說他「誠心求道」，「齋

祓盡誠，默通帝心」，所以「獨會精微之原」。 
 70. 傅有德教授在比較希伯來先知與中國儒家聖人時，也強調儒家聖人「得天道並代天宣

化」，是「德化的宣導者」，起到「道德」楷模的作用（傅有德，〈希伯來先知與儒家
聖人比較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 年第 6 期，頁 20-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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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確保碑文內容既能準確描述妥拉敘事又具儒家

特色。一四八九年碑作者金鐘、一五一二年碑作者左唐作

為猶太人謹守猶太教，每日三次禮拜，71保守安息日，72慶

祝宗教節期，73特別是贖罪日，74二人熟知妥拉，所以對妥

拉中的摩西認知準確無誤。同時，作為儒生，並且是在朝為

官的精英階層，75他們研讀儒家經典，通過科舉考試，作為

對開封猶太人社團影響巨大的人物，他們在碑文中也傾向

於使用這種易為公眾接受的儒家詞句。 

其次，為了建構合於儒家文化的身份，開封猶太人採用

立碑的方式向外界介紹自己的信仰，作者將忠於猶太教義

同時合於儒家文化的內容鐫刻其上，而隱藏起不適合於在

公共場合展現的內容。猶太人在會堂前樹碑本身是一種非

常儒家化的做法，76碑文中的儒家術語符合主流文化的表

達，摩西成為儒家特色的「聖人」、「正教祖師」，這與儒

家立孔子為「師」77的做法一致。摩西形象中與儒家學說不

符的方面被作者刻意地捨棄，其中捨棄最多的是出埃及敘

事，特別是其中隱含的受壓迫反抗的意象。 

摩西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反抗壓迫的敘事與當時中

國自詡為「天朝上國」、天下中心的思想嚴重相悖，這種挑

戰朝廷權威的敘事與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的傳統不相容，與

                                                             
 71. 「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一四八九年碑）。 
 72. 「每月之際四日齋」（一四八九年碑）。 
 73. 「四季之時七日戒」（一四八九年碑）。 
 74. 「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一四八九年碑）。 
 75. 寫碑文時金鐘是「開封府儒學增廣生員」，左唐是「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 
 76. 猶太學者懷茲（Tiberiu Weisz）根據碑文內容，認為立碑的目的是要教化開封猶太人後

裔他們的信仰（Weisz, The Kaifeng Stone Inscriptions, p. xvii.），但是這一論斷的可信性
非常小，因為依據傳教士的書信資料，開封猶太人在宗教生活中使用希伯來語，所以他
們對自己後裔的教化應該以希伯來語為主。因此，此處的立碑應該是遵從中國的風俗，
在建造或重建廟宇時立碑而已。 

 77. 儘管現代學者關於儒家學說是否為宗教仍有爭論，但是一四八九年碑文表明開封猶太人
認為儒家學說是宗教。「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
（一四八九年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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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主流社會的初衷不符。他們在碑文中對中國君王歌功

頌德，這種公共場所稱頌君主是中國的傳統做法，也合於

聖經傳統中對理想君王的期待。《詩篇》四十五篇、七十二

篇描寫王擁有的德能如公義、謙卑等與一四八九年碑中「祝

頌大明皇上，德邁禹湯，聖並堯舜；聰明睿智，同日月之照

臨，慈愛寬仁，配乾坤之廣大」大意相同。《詩篇》八十九

篇為理想的君王唱讚歌敘述上帝膏立大衛王，使「他的後裔

存到永遠，使他的寶座如天之久」，一如一四八九年碑中的

祝皇帝「皇圖鞏固，願天長於地久」。 

最後，摩西的儒家聖人形象合於儒家的「天道」觀。妥

拉中的上帝是猶太人歷史的上帝（出 20:2），但儒家的神是

形而上的，跳出歷史框架的神。碑文講「天道不言，四時行

而萬物生」。78這不是聖經中創造萬物的天的形象。儒家的

天是外化於世界的天，他不存在於歷史，而在於日常。79由

於「聖人之於天道」（《孟子．盡心下》）的對應關係，合

於儒家「天道」的摩西也被轉換為「聖人」的角色。碑文中

的摩西，通過修身立德，做了「配天」的聖人，成為世人的

楷模。開封猶太人描繪的摩西是為了適應主流文化，建構

新身份而改造後的摩西。 

 

四、餘論 
開封猶太人碑文強調西奈傳統中的經與教，強調與聖

經傳統相一致的方面，淡化出埃及的歷史。碑文採用「合

儒」的做法將摩西塑造成中國的聖人形象，建構符合主流

文化的新身份，形成與儒家文化相一致的猶太教。碑文中

                                                             
 78. 見於一四八九年碑，這是化用《論語．陽貨第十七》：「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此處儒家「不言之天」與妥拉中「人格化之天」形成對照，隱含在「四
季」、「萬物」中天與在猶太「歷史」中的天形成對照。 

 79. 「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一四八九年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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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摩西形象強調的是聖人智慧、道德典範的作用以及「天

人相通」的功能，這一形象的塑造是開封猶太人適應儒家

文化的策略，這種文化適應在猶太教和儒家思想之間採取

了折中和兼收並蓄的策略，保留了猶太教中與儒家思想相

一致的方面，並以儒家的概念表達出來，這種做法豐富了

猶太教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猶太教在中國的發展，幫助

他們融入到中國社會。 

碑文中的摩西形象研究解讀了開封猶太人的文化適應

過程，有利於深化對開封猶太人和異域文化中的文化適應

策略的認知。同時，開封猶太人碑文中的摩西形象的研究

擴展了摩西研究的領域，相較於傳統的比較宗教學視角的

研究，這一研究成果為儒家聖人和猶太先知的研究提供了

文本依據，希望有助儒猶比較宗教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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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Kaifeng Jews depicted the 

image of Mose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between the Torah and the stone 

inscriptio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Kaifeng 

Jews needed to construct a new identity.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image of Moses accepting the Scripture and his image as the 

law mediator in the Sinai tradition, were revealed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while the Exodus tradition was absent, 

contributing to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image of Moses as a 

Chinese sage. For the Kaifeng Jews, the role of the eli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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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n identity for themselves, and the 

concept of heaven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image of Moses 

in the i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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